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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毒刺鑽身　鎖筋縮骨　斜陽衰草　遇怪驚奇四十八、毒刺鑽身　鎖筋縮骨　斜陽衰草　遇怪驚奇

　　原來甫曼等三女俠自鐵笛子走後雖已看出此行有事，並還關係重要，因其膽大心細，本領高強，比這類還要兇險的事俱都無

恙，又因新來幾個至交姊妹久別重逢，想要敘闊，本沒打算跟去。　　隔了些時，林玉虯忽由山外來會，正說所聞仇敵形勢，因南

曼夫妻情厚，人雖未去，心卻懸念，無意中間童忙子：「六弟和你背後說些什麼，是否去尋苦沙彌，還是去往隔崖窺探敵蹤？」

　　忙子便將鐵笛子借走靈蛇絲之事告知，玉虯聞言大驚，忙問：「苦沙彌已二十多年不聽音信，怎會來到這裡？此人雖是旁門異

派，人最方正善良，以前身受尤為慘痛，你們如當尋常異派與之為敵，豈不又多麻煩？」

　　南曼、文嬰忙將經過告知，玉虯驚喜道：「這樣還好，可是連山教下家規嚴厲，行法慘酷，雖然不是罪大惡極從不輕用，不知

底細的人看了必生反感，他們也決不願被外人看見，禁忌又多。旺弟膽大好奇，雖然昨日和他相交，窺探他的隱秘，就因事前不知

底細，又可借口探敵無心發現，到底犯他教中的忌，難免誤會，就不至於傷亡送命，也必多生枝節麻煩。

　　「並且苦沙彌本是連山教祖羊良第十二個關山門的弟子，最是寵愛，人也以他最好。本要傳授衣缽，誰知十二弟子中有兩個陰

險窮凶的敗類，非但勾結外敵殺師叛教，事前並還看中苦沙彌之姊美貌，用淫藥迷心，輪姦兩月，人剛清醒過來便被慘殺。」

　　原來彼時苦沙彌人雖不滿二十，因是從小孤苦，被乃師由一惡人手內救出，七八歲上便得傳授，聰明用功，本領並不在二賊徒

之下，為防報仇，乘其尋訪乃姊之便，誘往深山之中陰謀暗算。當時殺死本極容易，又因二賊貪得苦沙彌奉命寶藏的一部劍訣和幾

件寶器，用極殘酷的刑法威逼毒害了好幾天，身受種種苦難，人已成了血人，並還將他放在一個滿布極短毒釘的鐵匣之內受盡楚

毒。

　　苦沙彌因痛乃姊死時之慘，未了十多天叛賊出外回轉，又說仇恨深重的師父已被暗殺，只管受盡苦難，終不屈服。本來叛賊凶

毒，幾無人理，苦沙彌即便獻出劍訣藏珍，仍是不免一死。又因刑毒慘重，連想自殺都辦不到，週身骨頭均被縮緊，人已成了殘

廢。

　　這日正待拼受奇痛，試用未破完的真氣震斷心脈自殺，忽然來了救星。這時叛賊勾結外敵，兩輩同門均被殘殺殆盡，只有一個

女同門師兄逃出，雖極痛恨師仇，力不能敵，費了許多事才請出一位前輩異人，合謀將苦沙彌救往王屋山深洞之中，人已奄奄一

息，如非叛賊用心凶毒，所用毒藥雖使身受的人苦痛難當，但有延續生命之力。本心使其死活兩難，不料苦沙彌卻因此保住了殘

生。

　　救他的那位老前輩說：「你如其不想復仇，聽其殘廢，只消三日便可定痛結疤，慢慢養好，人卻成了廢物。如想報仇，便須強

忍三年苦痛，終日臥在床上，絲毫不能轉動，連飲食大小便均須專人照料，別的好辦，這三年活罪決不是人所能忍受，尤其週身傷

痛大重，頭幾天為了用藥，洗刮傷毒，將腐爛的膿血皮肉削去，暫時用了麻藥人還好受。

　　「等到醫治過後，麻藥一解，便要痛不可當，週身如割，慘酷已極。因有一面著實，床雖特製，到底不能凌空而臥，這類極痛

苦的洗刮醫治、去舊生新並非一次便罷，一次比一次難熬。上來不打定主意，具有極堅強的毅力恒心，中途如受不住，又決不能更

改，豈不誤了自己，死活兩難？為此言明在前，問你走那一條路。」

　　苦沙彌也是慘酷怨毒太甚，仇恨深重，這時剛剛上了麻藥，將痛止住，那位前輩高人又是神醫，連給他服了三次固本保命、補

氣調元的靈藥，已能隨便開口，本是內行，知道利害，聞言強忍悲痛，慷慨答應，只有一絲氣在，便非報仇不可，並照他們教中規

矩立誓。

　　那位高人因這三年苦痛慘不可言，本來還想勸阻，另托別人報仇也是一樣，一見他的意志這等堅強，業已立誓，自無話說，苦

笑答道：「你不是不知這三年的光陰每日所受慘痛勝於百死，既有這等志氣，我必想盡方法減少你的痛處，但你本身卻須靜養，使

那無邊苦痛均成習慣，在藥力輔助之下將來能勉強入夢，方可轉危為安，暫時悲憤反有害處。前半半年多你終日身如油煎針刺，決

難安眠，我另外再用藥力滋補，無論如何也免得你疲勞大甚，增加苦痛，更難治癒便了。」

　　苦沙彌自然感激萬分。由此連熬了三年苦痛，連經過兩三次的開刀刮洗，方始痊癒下地，一個美少年從此變成醜鬼。身材本來

不高，經此一來越發短小，因其所受苦痛大甚，口鼻五官全都縮在一齊，醜怪已極。

　　苦沙彌在王屋山中苦練多年，引人救他的那位女師兄始而自借劍訣藏珍為由，調虎離山，才得將他救出，後在王屋山中同練了

些年，老恐仇敵惡貫滿盈，先為別人所殺，被叛賊得去的那部劍訣雖是不全，當初為了救人，仇敵人又機警，假的騙他不動，反有

性命之憂，不得不將它作為香餌，事後想起卻又悔恨，恐將劍訣學會，連後半部未到手的也被日久參悟出來。

　　那位前輩高人自苦沙彌病癒下地，傳了三四年本領，說往海南訪友，便未回來。走時曾說，叛賊本領甚高，又與竹山教餘孽勾

結，我們人少，非但報仇甚難，還不可露出絲毫蹤跡，必須你們兩人把新舊傳授練到爐火純青，才可相繼行事。最好等我回來商定

下手，否則便要弄巧成拙。那位高人又是多年不歸，沒有信息，實忍不住，因恐苦沙彌功力不到，獨自借故下山，一去又是好幾年

沒有音信。

　　苦沙彌雖然憂疑，但守恩師之誡，又知這位老前輩行跡隱秘，無名無姓，仇敵並不知他來歷，人更謹細，劍術高強，雖是師父

昔年最尊敬的好友，仇敵始終不曾見過，平日專借賣藥為名救濟窮苦病人，不會露出破綻，守定行時之言，不敢妄動。

　　又苦盼了幾年，先走那位女同門仍未回轉，實在無法，再對鏡尋思，形貌大變，就遇敵人也看不出，何況前後兩位恩師所傳劍

術均已練到功候，再算光陰也將近二十年，越想越恨，激動復仇之念，帶了師傳烏金木魚出外尋訪。以後詳情無人得知，只聽說他

先後和叛徒相遇苦鬥了好幾次，最後一次叛徒仗著幾個竹山教凶孽之助將他打成重傷，並有被殺的話，由此二十多年不聽提起，多

半當他不在人間。

　　正派中幾位長老還曾為此激動義憤，想殺叛徒，無奈他們只管互相報復仇殺，雙方仍按教規，不願外人知道，叛徒還約幫手相

助，苦沙彌始終一人苦鬥，許多事情還是竹山門下凶孽傳說出來，誰也尋他不到，過上些時也就無人在意，不知怎會來到這裡。

　　所說的那位老前輩也許便是他的記名恩師，此人向無名姓，我還是二十年前無意中聽齊師叔說，他外號藥夫子，西南山中的採

藥人多半這等稱呼，並非真名，連諸位老輩也都不知他的來歷，只知此人公正慈愛，對人謙和，年紀老像五十多歲，生著一部疏落

落的長髯，看不出一點異處。

　　眾人不等話完早已想走，玉虯笑說：「事情還慌不得，人也不可去得太多，你三姊妹和岑同算是一路，我師徒二人再和忙子做

一路，分頭去往後山一帶搜索，現在就動身，再把我的一知半解說將出來，遇事由岑同上前答話。因我到前聽說敵人還要由此來

犯，必須分別清楚，不探明來歷不可妄動。

　　「所遇如是他們，無論辭色多難也須慎重。苦沙彌生得瘦小醜怪，雖是一望即知，還須防那同來的人照他教規，如非真個對他

不利決不出手，也不肯說謊話，只和他講理，問明再說便了。」岑同等聞言同聲應諾。玉虯又教了一些教中的禁忌便同起身。

　　剛一過崖，遙望前面森林中飛起大群山鳥，便料有事。玉虯看出有異，互一商量，自帶童忙子、任彩鸞夫婦先往前面飛馳趕

去，南曼、文嬰昨日便聽鐵笛子說後崖兩洞容易藏人，又在崖頂上下發現枯枝斷柴和鐵笛子在洞內外所留腳印，樹石崖壁上又有鉤

過痕跡，斷定人在當地，因和鐵笛子走法不同，一見下洞無人便回到崖上，順著崖頂飛馳，往前面大洞趕去。

　　快要到達，忽然發現一條隱在枯草灌木中的裂縫，可以上下，並似有人動過，相隔那洞也不甚遠，便同下降，快要到達洞旁怪

石之上，忽又發現隔著溫泉好幾丈的壑底亂石之上飛也似馳來一個形貌衣著奇古的長髯老人，貌相十分清秀，正與林玉虯所說藥夫



子形貌相似，心方驚喜，待要招呼，來人動作絕快，本由橫裡順壑底亂石頂上馳來，猛一抬頭，瞥見上面有人降落，未等開口，人

已飛起。四人只覺眼前微風颯然，人影一閃，那前輩高人藥夫子已在面前危石邊上立定。

　　岑同忙先開口，問了一聲：「老前輩可是別號藥夫子麼？」

　　來人聞言似頗驚奇，接口笑道：「你們可是尋找同伴的麼？人在下面洞中，本來我可引你同去，但是前面林中有事，方才又見

你們有三人前往，林中來者乃是幾個隱伏多年的異派凶孽，去的三人不知能否抵敵，這裡事情又急，我一身難於兩顧，可恨我那同

伴只知守他教規，性太剛暴。

　　「我又剛剛聽說，雖已命他趕去，事不難料，還有一人偏又和我同時離開，以致發生此事，不知歸未？雖然洞中那些惡人叛賊

正受惡報，無故將好人困住也不應該，我此時急於前往將其放落，那地方業已封閉，你們無法走進，只能照我所說走法由旁洞穿

進。

　　「我去放人，本來無須全數入洞，只為我當初也是連山教門下，曾立誓言，他們所受慘酷苦痛太深，這等還報也是難怪，我雖

不以為然，不便下手，也不便勸他改變教規，你們外人來得正好，洞中那些受傷受苦的都是那兩個叛賊和所有徒黨，你們見一個殺

一個，給他一個爽快便了。

　　「這些雖是去了爪牙的蛇虎，內中兩個身邊還有兇器，先那兩個報仇的因這些凶孽業已無力蠢動，行動皆難，這些兇器又不願

帶走，準備等他死後連屍首一同封閉山洞之內，此時想起內中一個表面受了重傷，一手己廢，人還能夠行動，許多可慮。

　　「昨日黃昏便因苦沙彌走時疏忽，幾被兩個凶孽越崖逃走，如非發現得早，我又趕回，便不漏網也多費事。就這樣另一同伴往

追時還被他扳斷石筍由上打下，幾乎受傷。所以這兩個盜賊身受也是極慘，其實不須如此報復。我防萬一有什變故，這條路又比你

們遠，請快走吧。」

　　四人見他辭色匆匆，不容回答便引四人往下縱落，略微指點途向，便朝上面飛去，一閃不見。心想，此老人要人洞如何反往上

面飛走，雖然奇怪，因聽鐵笛子人困洞內，全都發急，更不尋思，便照所說往裡鑽進。人口乃是一個崖縫缺口，人內一轉到一深穴

之中，再由裡面照藥夫子所說曲折上升，中途因聽洞內慘號相隔不遠，越發驚疑，同聲呼喊，也無回應。

　　好容易尋到所說複壁夾縫，施展輕功擦身而過，再由一尺許大小的小洞蛇行鑽出，剛望見火光，便看出鐵笛子被人用套索凌空

弔在後洞中心，下面立著兩個凶孽，內中一個正是昨日那個姓馬的，手發毒火朝上射去，人剛和打鞦韆一樣避開，火由腳底射過，

比昨日所見綠色火星更加猛烈，洞中崖石遇上紛紛炸散、形勢業已危極。

　　四人情急心慌，剛怒吼得一聲，前二惡賊業已仰倒在地，跟著便見左上角相隔洞頂不遠的危石之上立著一個瘦小枯乾的和尚，

鐵笛子綁索立時縮開，但是還未脫身，南曼、文嬰認出那是苦沙彌，猛想起藥夫子之言，正要低聲招呼，岑同、崔真早已看出洞中

那些凶孽生死兩難，想要自殺，不能自主，一個個血人也似種種慘酷苦痛之狀，同時又見放火行兇二惡賊業已倒地，更不怠慢，先

各動手，一路殺將過去。人多手快，轉眼殺光。

　　苦沙彌似知背後有人主使，朝四人看了一眼，忽然凌空飛起。朝鐵笛子撲去。南曼不知何意，心方一驚，兩條人影已同迎面飛

來，原來苦沙彌本領之高真個出奇，竟由相隔好幾丈靠近洞頂一片極厭的危崖之上飛燕掠波一般，不知怎的一來，便將那弔在洞頂

的套索連人抄起，一同飛落。人還不曾沾地，套索已被解開收去。眾人那好眼力，竟未看出怎麼把人解開的，心中敬佩，一同禮

見。

　　苦沙彌見鐵笛子行完了禮神態如常，笑嘻嘻想要開口，苦笑說道：「我真對你不住，又不知你們的事，走前忘了招呼，說我們

在此寄居，又承了你三人的情，你那仇敵如其趕回這裡去往村中侵犯，決不使其飛渡過去。你們年輕好奇，又想窺探我的蹤跡，以

致受此虛驚。

　　「我那師兄雖是一位女同門，因其所受苦難並不在我以下，只少去那三年慘痛，別的都差不多，只有更甚，復仇心切，多年患

難養成偏激之性，對於教規守得又嚴，方才擒你並無殺害之意，一則外人窺探，犯了我們禁忌，又因仇敵詭計多端，日前曾有同黨

來此，想將先被困那兩個窮凶極惡的幫兇救出，昨日又曾乘機逃走，狡詐非常。

　　「見你偷看時面帶悲憤之容，心中生疑，想要盤問。我昨日忙於報仇，又有事出山，你們幫我的話還未告知，以致發生誤會。

另一面我和恩師又恰離開，她擒你時又發現森林那面有了動靜，心疑仇敵黨羽，以致兩頭無暇兼顧，將你吊起，匆匆趕去。

　　「我們昨日疏忽，只當這些凶孽無力反抗，休說真氣已破，又受過教中的刑，前後兩三處出口均極仄小，他們行動皆難，這樣

險峻峭壁絕壑，此時便放他走他也不逃，只求速死，少受慘報，於願已足，不曾想到別的。誰知馬賊凶狡非常，我因見他昨日業被

你們打傷甚重，受刑之後兩腿終日酸麻痛癢，行動皆難，沒有留意。

　　「誰知這廝跟我走時，暗將身邊藏了多年的一粒靈藥吞將下去，雖然苦痛不輕，比另外幾個凶孽卻要好些，當著我們裝得甚

像，我師兄恨他不過，又立意要他多受三月活罪，以代我報那昔年深仇，上來用刑又只是下半身，只使不能逃走了事，因其無力走

動，誰也不曾防備。

　　「你如不來，他也不會出什花樣。你到之後，他覺有機可乘，內一同黨幫兇乃竹山教下第一個凶孽，身邊帶有毒藥火器，可以

借用，同時想到昨日仇恨，意要用毒火逼你幫他逃走，上來只是示威，等你仗他指教脫綁而出，乘我三人離開，故意顛倒黑白，拿

眼前慘狀證明，反說我們如何凶毒，再巧使你將他救往村中，再下毒手暗算。

　　「沒想到惡貫滿盈，恩師和我為了一事相繼中途折轉，匆匆相遇，問知師兄把事做錯，還沒想到他們會要害你。因我聽出恩師

口氣不願見此殘酷之景，我又不便與師兄違背，特意改道趕來。因我路熟，到得較快，恰巧二孽看出套索妙用，非外人所能解開，

正放毒火，被我打倒，你雖得救，卻便宜了他少受許多惡報。

　　「我生平除救我的恩師外從未受過什人幫助，此次報仇不是昨日你們相助，恐還投鼠忌器，多費好些手腳。本來我們至少要隔

三月才走，如今大仇已報，雖被你們殺死，他們所經苦痛也並不輕，從此我師徒三人便要去往民間專作醫救苦人之事，師兄一回便

要離開。不過，我知你們現有強敵來犯，恰巧今日趕來，已在前面森林之中隱伏，還未到達。

　　「這些雖非我們切身之仇，也是死的仇敵新舊同黨，你們今日無須動手，由我師徒三人代為除去，不問私人有無仇怨，為世上

多除兩個惡人終是好事，別的不敢保，讓你們這班善良的人們過一個快活年，免得殘年歲暮還被這些極惡窮凶之徒來此擾鬧，別的

事將來遇見機會再說如何？」

　　鐵笛子一聽口氣，便知當日來敵決非尋常，又問知藥夫子已先趕去，更料善者不來，來必厲害，有此異人相助，上來先給強敵

一個下馬威，自是最妙不過之事，忙即謝諾。眾人聞言也都驚喜，好奇心盛，想要跟去，看這師徒三人如何動手，萬一來敵太多太

強，也可分頭迎敵，見苦沙彌說完只顧閒談。

　　並間眾人姓名來歷，連聲誇獎，並無行意。正想設詞探詢，苦沙彌業已看出，笑道：「這個無須，不等你們趕到事情已完。我

因一事奇怪，還未想起，心疑另外有人把你引來，否則此洞就是你們來過也不會這等走法。方才歸途曾見那邊洞口有一大梨跌碎，

此非本山出產之物，你們昨日所帶小包我已見過，再說也沒有帶梨來此，又故意將它摔碎之理。此梨可是你們的麼？」

　　鐵笛子先疑梨是苦沙彌師徒三人所為，一聽不是，好生奇怪，便將梨落以前曾聽振羽之聲經過說了。苦沙彌好似吃了一驚，尋

思不語，眉頭一皺，口鼻眉目越發縮成一撮，貌更醜怪。

　　眾人正覺可笑，苦沙彌忽似有點醒悟，笑道：「事情還拿不定，照你所說，此人你們恐還難得見到，我也不知所料是否，事隔

多年，難於作準。這裡血污浪藉，多少年來不曾見此慘狀，你們更未看慣。森林雖不必徒勞往返，且到外面談上一會我也要走了。

」說罷一同出洞。



　　走前苦沙彌又用巨石將兩處人口封閉。那麼瘦小的人，重達千斤的巨石隨手拉動，所行也與來路不同，連繞了許多彎，才由一

個又窄又小的深穴之中穿出，上面乃是崖頂，但有山石封閉，須要托起才能走出，外表決看不出。

　　眾人目光到處，天色已近黃昏，遙望森林那面青白光華亂閃，宛如虯飛電舞，眾人料知雙方正在惡鬥，勝敗難測，又看出敵人

決不止一兩個，均想趕往接應。

　　苦沙彌自從問完了活，一直都在低頭尋思，彷彿有什心事神氣，見眾要走，笑攔道：「我說不必多此跋涉，決不會差。實對你

說，非但此時雙方強弱已分，不過恩師為人太好，不是對方真個極惡窮凶輕易不肯出手。我那師兄脾氣又太古怪，不容別人上前，

又因方才誤會，自覺做錯了事，越想代你們出一點力，把事情全攬在她一人身上，又是以一敵四，素來好勝心盛，非要照她心意不

可。

　　「所以暫時還在相持，連恩師都未動手，暗中還有一兩位前輩高人不曾出面。這幾個凶孽的來意我師徒三人早已得知，今早出

山便是為了查探他們蹤跡，你們先那三個同伴少時便要回轉，也許此時業已動身，何必多慮？真要來敵太強，我已先趕去了。如我

料得不差，你們最好回村，也許前面山口多少還有點事情發生呢，這一面都有我們，不必再擔心了。」

　　說時，眾人見苦沙彌辭色從容，說得那麼拿穩，料非虛語。再見殘陽斜照中前面那些刀劍光影多半散亂，隱現無常，並有向前

移動之勢，與初見時縱橫飛舞之景迥不相同，心方略定。

　　遙望林玉虯與童忙子夫婦已由村中往來路趕來，其行如飛，彷彿有什急事，相隔老遠似已望見眾人立在崖頂，忽然發出信號，

催眾速退，心方一動，忽聽隔崖那面新桃源村中也有信號發出，上下相隔大高，崖頂又隔著一大段，雖未望見旗花升起，料知有事

無疑，苦沙彌又催眾人快回，立時變計往回便趕。

　　鐵笛子想請苦沙彌同到村中小飲，就便請教，苦沙彌笑答道：「我不能去，從來又不飲酒，這裡有事未了，尚須佈置，你們不

必再來尋我，也尋不到，以後崖後這一面多半不會有事發生，你只留心那兩條人口便了。」

　　鐵笛子知道這類異人都有特性，無法相強，只得謝了指教，並請代向另兩人致意，匆匆分別，往回馳去。正要追趕前面先走的

四人，忽聽身後喊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靜以觀變，相機而動，包你沒事。」語聲不高，字字清晰，彷彿人在身後，回顧苦

沙彌仍立原處未動，說完身往崖下一沉，人便無蹤。

　　方想，前遇擒我的人本領真高，藥夫子和他更不必說，忽又聽村中號笛吹動，聽出「各守原位，先勿妄動」的號令，料知仇敵

當日必是前後兩路，均有人來擾鬧，聽苦沙彌口氣，崖後來敵決非弱者，前面來的想也不似尋常，否則智生大哥智勇雙全，人最持

重，不是看出來敵頗強，並還難於捉摸，不會發出這類信號，邊想邊追，晃眼追上前面四人。

　　崖頂一二里之隔，以諸俠的腳程轉眼趕到，一同飛馳縱下，還未到地，便見智生同了華亭雙俠中的徐立同在村中心一座山亭之

內坐鎮，一面發號施令。當日夜裡全體村人因鐵笛子夫婦新回，先後又有許多佳賓來此聚會，特意大設筵宴，歡飲慶賀，加以連年

豐收，全村富足，年下本來準備得有花燈，在群情興奮欣喜之中也取了出來，準備夜來點放。

　　全村人們還是照樣歡喜往來，各做各事。因天快黑，許多地方的紗燈業已點起，表面正是安靜，不知底的人決看不出有什變

故，但是暗中戒備甚嚴，到處都有精通武藝的壯士按照平日所演習的陣法佈置停當，如有敵人侵入，稍有動靜立陷重圍，牽一髮而

動全身，休想再逃出去。智、徐二人令已發完，同在亭外山石上借著燈光對弈，若無其事。

　　鐵笛子等男女五俠見新來的那些佳賓和原有的男女諸俠全都散開，只有限兩個在一條必由之路上往來散步，村中裝束都差不

多，外人決看不出強弱虛實。新來這班人又是時常交往的至交良友，一切詳情俱都曉得，不過平日只是演習，村中一向安樂，似此

真個舉動還是開建新桃源以來第一次見到，料知事情決非尋常，越發心急，匆匆趕到亭下。

　　正要走上，智生已先發令，令崖後回來的人各照所說分頭前往兩處山口埋伏戒備，表面不可露出，只叫鐵笛子一人上去。岑

同、南曼、崔真、文嬰男女四俠立時馳去。鐵笛子趕到上面，一問有何事情發生，怎不出去應敵，照這形勢莫非還要誘他深入落網

麼？

　　智生先說：「事情難料，也許無關重要，此時尚未接到真實信息，我只有備無患而已。我總覺著崖後今日必有動靜，看你們的

神氣崖後不像有什變故，林大姊和三弟夫婦如何未歸，你先說來。」

　　鐵笛子便將前事匆匆告知，智生聽完，仔細想了一想，笑道：「我看將來雖是難說，最近兩三日也許直到過年都可無事呢。」

隨說方才問得警號經過。

　　原來村中共是兩條人口，一明一暗，前已說過。因日前得信，說新開的那條山徑人口已被仇敵看出破綻，內情雖似不知，途向

走法卻被探去了些，又有分由崖後、山口兩路夾攻之言，所以前面山口戒備甚嚴。

　　新桃源山口內外的人都是一體，諸俠立法良美，指揮如意，如手使指，哪怕平日無事演習也如臨大敵一樣，並不因為一向平安

就此鬆懈，況又得到外賊來犯的信息，一個個摩拳擦掌，慷慨激昂，恨不能強敵離境還遠以前便將他除去才對心思，從裡到外得令

之後沒一個不是時刻小心，格外戒備。

　　鐵笛子等昨夜回轉之後，雖然大家歡樂高興，奉命輪值的人反更緊張。當日為了離年越近，山口除原有輪值的壯士外，並有幾

位交情極深的來賓自告奮勇輪流去往口外相助防守，可是主持全局的仍是那些受過諸俠訓練武功較高的村中壯士，真有事情發生，

便那幾位來賓也須聽他指揮，並無客套之說。

　　下半日山口輪值的是個將近中年的壯士，名叫甘林子，最是機警能幹，膽勇過人。當此殘冬農隙之時，村人勤勞已慣，除去公

眾應有的歡會由諸俠領頭行樂而外，誰也不願閒著，再沒事做，也要去往左近山野中砍柴拾取枯枝，或是打些山雞野兔之類回來同

吃。甘林子先在村口高地上裝曬太陽獠望，旁邊還有七八個人，俱都高低遠近分別散開，各人身邊均藏有兵刃暗器和傳達信號之

物，一有警號發生當時便可傳遍。

　　甘林子枯守無聊，仔細一看地勢，覺著守在當地時候一久，敵人如在遠處山嶺眺望，便難免於引起疑心，不如假裝砍柴打獵，

往來走動，既可掩飾，還可抽空做一點事，忙由上面趕下，先令一人代為守望，匆匆趕回家內，又多帶了一柄板斧、幾枝鏢槍趕回

原地。

　　恰巧幫助防守的兩個來賓小飛俠曾空兒、連珠彈尚勤都是年輕喜事，本來防守的人不用那多，尤其這為首三人本應守在屋內，

或是覓地閒坐，非要發現生人，看出可疑方始上前，另外還有幾條巨獒獵犬，仇敵無論從哪一面來，都是人在老遠便可望見。只為

甘林子貪功心盛，曾、尚二人更不耐空坐，早就在山徑中散步走動，到處窺探，巴不得能有仇敵尋來，一顯身手。聽說打獵，又問

知靠近另一條山洞的秘徑那面山雞野兔甚多，均想趕去。

　　甘林子笑說：「我這不過借此遮掩，並非真要打獵，還是砍柴的多，並且我們奉命只能在這一帶防守眺望，山洞那面還隔著兩

處危峰峭壁，大片陂陀野地，離此較遠，照理不應離開太遠。二位是客，看神氣不像有事光景，否則我們隱伏在幾處高坡草地裡的

獵狗早已有了警覺。二位如其枯守無聊，不妨自去，就有變故，一個信號當時趕回也來得及。日色業已偏西，你只留意那邊高崖頂

上如有旗花升起，便照我所說秘徑趕回便了。」

　　隨將兩條可以抄近的險徑指點出來，照此走法路要近去多半，還免上下繞越，一有警兆，不消片刻便可趕回，二人便照所說走

去。獵場恰在這兩條人口之間，離開山洞秘徑較近，又無什麼阻隔，來路前半卻是險峻已極，武功稍差的人決難飛渡，中間還要穿

過一條寬厭不等的崖洞，內裡光景黑暗，險阻頗多，約有半里來長。春夏之交洞中還有蛇獸潛伏，便村人輕易也不肯由此往來。出

口便是大片獵場，左側一條陰厭崎嶇的山谷，走到盡頭瀑布下面便是那條山洞密徑的人口，外人休想看得出來。

　　曾空兒輕功最好，人也機警，身邊帶著特製的千里火筒，收發靈便，火光強烈，能夠照出老遠，進洞之後，先拿甘林子所贈鬆



燎點燃照路，走了一多半，見前面地勢突然開廣，石筍林立，奇形怪狀，古洞陰森，手中火把光燄搖搖，都成綠色。昏影幢幢中，

那些形如鬼怪的石筍，都似張牙舞爪，待要朝人撲來神氣，一陣陣的陰風又不時由沿途怪石叢中和噓氣一般朝人吹來，膽子稍小的

人非受驚嚇不可。二人見洞雖廣大，怪石太多，高低錯落，路頗難行。

　　中間又有污濕之處，火把到此已似滅還明，光燄不定，正在低聲談論，忽聽左近「嗤」的一聲，彷彿有人冷笑，空兒心中一

動，忙拔雙劍戒備，喝問何人，並無回答，只當暗泉嗚咽之聲。

　　尚勤持火一照，石穴空無所有，又走了十幾步也無異狀，離開洞口較近，前面業已現出一片淡微微的白影，轉眼便可走出，見

曾空兒還在東張西望，留神戒備，笑說：「空弟就是這樣多疑，就算洞中藏有鬼怪，憑我二人三口寶劍、十三串鐵蓮子，也休想討

得公道。要是敵人在此潛伏鬧鬼，更是求之不得，你這樣小心戒備作什？」

　　說時，曾空兒自從聞得暗中冷笑，認定不是偶然，一直都在疑心，表面不曾露出，乘著拔劍，早將手中半段火把棄去，雙劍並

在一起，也未分開，右手卻將特製千里火拿在手內。那東西形似一柄小鐵扇，上有磷硝和火藥煉成之物，一晃立燃，聞言還未開

口，呼的一聲，尚勤覺著手上微震，火把雖未墜地，火星飛舞中連火頭也被打滅。

　　二人這一驚真非小可，情知不妙，曾空兒手捷眼快，立將手中千里火筒一甩，筒前半段小鐵扇開處，發出一片扇形火燄，方圓

數丈之內立時雪亮，目光到處，瞥見一條黑影飛一般在斜刺裡亂石叢中一閃即隱。二人忙分兩路朝前追去，哪有一點蹤跡！看意思

似已往外逃出，離開洞口，也只八九丈，等到繞路追出，外面斜陽滿山，兩隻野兔剛由側面衰草地裡竄起，如飛逃去。

　　洞外疏林高秀，靜蕩蕩的什麼也看不見，互一詢問，均覺洞中黑影非但動作神速，身子瘦長，難得見到。上下全黑，那麼強烈

的火光並未看出他的面目，二人都見，斷無眼花之理。

　　尚勤先當山魈鬼怪，後又當是隱藏洞內的敵人，想發信號通知，曾空兒年紀雖輕，人卻穩練，笑說：「山魈鬼怪都是騙人的謊

話，我從小從師，在深山中住了十幾年，比這裡荒涼深險得多，從未看見什麼鬼怪，內有幾次發生可疑形跡，兩位師兄弟認定那是

山中精怪所為，我偏不信，師父也說斷無此事，後來被我尋根究底，乃是兩隻狡猾的老猴子在那裡搗亂。

　　「我看決非怪物，是否敵人都難一定，否則他那本領多半在我二人以上。如是仇敵潛伏，因何避而不見？如其恐我發現，驚動

多人於他不利，他又不應無故生事，將火把打滅。此事還有未解之處。我們雖和村中諸兄交厚，才來兩次，莫要大驚小怪，鬧出笑

話。好在哪一面均有嚴密戒備，前面洞徑人口幽谷之中也都埋伏得有人，洞內更是層層阻隔，多大本領也難通過，莫如靜以觀變，

照樣打獵，暗中留意，再發現可疑形跡，也無須重走原路，索性多費點事，先到崖頂，發完信號將兩面的人引來前後搜索，以免只

我二人入洞，敵暗我明，被他暗算。」

　　尚勤也覺有理，便未堅持。

　　二人談時，因防被人聽去，特意走往空曠之處，看好形勢，然後低聲議論。初意洞中那人無故引逗，是否仇敵均有原因，早晚

必要現出形跡，誰知等了一會，斜陽已快落山，終無動靜。二人好勝貪功，打著能不驚動別人，先將仇敵擒到，或是看準來歷再行

下手的主意，只顧盤算，一面故意引逗，並說了許多激將的話，終無回應。

　　專心探敵，打獵只是虛應故事，並無所得，來路崖上也無信號發出，始終那麼靜悄悄的。最後無意中談起，前面林坡上山雞甚

多，還忘了去打，管他是人是怪，多少也打上幾隻，免得回去叫人笑話，說罷離開洞口一帶，穿過右側那片樹林，想往林那面坡上

去打山雞。

　　二人原意守在洞外，久無動靜，也許敵人藏伏在內，見外面有人不肯出來，這一離開，那麼陰森低濕、霉氣逼人的崖洞誰也不

願久停在內，這一走開，洞中人聽了方才詐語，知道前後有人防守，轉眼就要夾攻，多半乘機逃竄，或另避往別處，或者出來，多

少能夠看出幾分。一到林內便借樹木遮掩，邊走邊往回路窺探。

　　來路林外洞口一帶是大片枯草地，稍有人影便可看出。林木行列又稀，一望而知。二人業已穿林而過，回顧身後曠野，仍是空

無所有，先在隔林望見的山雞錦毛影子卻是動也不動，並還不少，彷彿二三十隻山雞合成一個錦毛團聚在那裡，滿山坡上長尾紛

披，五色繽紛，映著斜陽分外好看。

　　二人心想，人已快要掩近，這裡山雞如何這等遲鈍，無一驚動？忽覺山雞雖多，多半嗒著個頭，毫不轉動，有的並還橫在那

裡，似已死去。再定睛仔細一看，原來方才只顧留神後面，分了心神，不曾細看前面，這二十多只山雞均已被人打死，聚在那裡，

有的並借地上衰草托住，各將長尾攤開，所以隔著樹林便可望見它的錦毛，傷處都在頭部，有的還嵌著半片枯葉，全是新死不久。

　　二人先已奇怪，跟著看出山雞傷處也極特別，多半均似那些松針樹葉之類打中頭頸要害，最厲害的竟被整片樹葉將頭頸切斷，

只剩一點皮毛連住。

　　二人均是名師傳授的少年英俠，知道內家罡氣練到登峰造極的能手能夠摘葉穿鐵，飛花人木，具此驚人本領，誰能是他敵手？

他打了這許多山雞，自不帶走，留在這裡，不知何意？

　　如其來了強敵借以示威，一旦相遇，如何能是他的對手？方自驚疑，越看形勢越緊，尚勤更埋怨空兒方才應該早發信號，真要

是自己一面的高人必已人村，與諸俠相見，怎會兩次示威逞能，先吹火把，又用勁功內家罡氣打死這許多山雞，人卻不肯現身，分

明是個強敵，因同黨不曾到齊，人又驕狂自導恃，借此先給我們一個警告，再如延遲大意，鬧出事來，顏面無光。

　　說罷想發信號，空兒將其攔住，方說：「事還難料，你說的雖也有理，容我再想一想。」

　　話未說完，這時夕陽快要銜山，天又晴朗，滿空都是歸巢晚鴉成群飛鳴，盤旋欲下，甚是聒耳。不知何故，忽然四下驚飛，分

頭逃竄，彷彿受了大驚一般。二人因那許多山雞死得可疑，又在洞中遇見怪人滅火之事，明知對頭就在附近，自己一言一動都在他

的耳目之下。

　　這些都是故意示威的做作，藝高人膽大，加以年輕好勝，又各有一兩口好寶劍和苦練多年的特製暗器，話雖如此，並無絲毫膽

怯，均想發話叫陣，先將敵人引出，判明來歷用意，再發信號，免得仇敵影子還未看見，先將眾人驚動，因此目光老是注定村那面

洞口曠野一帶，連山雞也未拿，便一路戒備，自往歸途走了回來。

　　正準備去往洞口外面發話叫陣，再無動靜，拼冒點險，索性回往洞中搜索。當地樹林甚多，鴉群噪晚早已聽見，始終不曾留意

到上面。等快穿林而回，隔開崖洞只得六七丈遠近，忽然聽出鴉鳴有異，抬頭一看，一片烏雲帶著兩點金光已橫空穿林而來，嚇得

空中萬千晚鴉四下驚飛，因是鴉群大密，那烏雲來勢大快，晃眼便自臨近，驟出意外，受驚太甚，互相衝突擠撞，內有好些竟自相

衝突，受傷墜地，亂成一大堆。

　　空中受傷的烏鴉再一紛紛下墜，越發顯得來勢厲害。二人方想，這是什麼東西如此猛惡，心中一驚，說時遲，那時快，那片烏

雲映著斜陽電馳飛來，相隔越近，漸漸現出全身，因飛得低，幾於擦林而過，激得沿途草木蕭蕭起落如潮，分外加了威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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